
2022年11月21日，北京，穿著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在一个被封锁的社区内。图：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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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社区的反封控记录：“我们是自由的，快走出来吧”

居民们突然醒悟过来：我们现在这样，不正是另一个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吗？

封控抗议潮 大陆 深度

首页 追踪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mainland-zero-covid-protest/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mainland/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
https://theinitium.com/
https://theinitium.com/follow/
https://theinitium.com/user/notifications/


封控抗议潮 新疆乌鲁木齐 北京

11月28日下午，雅慧外出购物回来。进社区大门时，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门卫保安破天荒跟她打了个招呼：

“美女，出去买东西啦？”

戴着口罩的雅慧愣了一下。 


随即她明白过来，应该是前天她站出来抗议非法封锁时，保安记住了她。这是疫情三年以来，保安首次跟

她和颜悦色地打招呼。

“疫情三年，门口的保安哪里正眼看过我们业主？除了进门叫你扫码，哪里搭理过你？”雅慧感慨。她是北

京市昌平区某小区的老业主。

11月26日起，中国多个城市爆发民众悼念新疆火灾死者及抗议活动，同一时间，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

海淀区等三十个多个社区，自发与社区居委会、警察等部门依法和平地据理力争，获得解封。26日，雅慧

所在的社区也部分获得了解封。

这场抗议的结果是，居民们一夜之间知道了：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抗议是有用的；居委会要加

强监视的打算是没用的，因为居民们觉醒了。

“我们要求不但能出去，还得能回来” 


11月26日上午10点，北京气温骤降。天净得像蓝宝石，没有一丝云。 


业主们陆陆续续出门，集合在西南一门，这是他们不明不白被封控的第八天。 


雅慧下来了。还在上大学的佩佩和舍友下来了。医疗公司职员唐婷夫妇来了。企业家孙猛到了。人越来越

多。

虽然同住在一个社区，他们并不认识彼此。这种状态也正常，网络时代，楼上楼下的邻居多年互不相识，

何况常有人搬家，出入流动大。

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微信群里的一个倡议。 


11月25晚大约11点，世界杯A组第二轮的赛事刚结束，东道主卡塔尔1:3输给了塞内加尔。但人们的心思

在 球赛事上 大家 关心 时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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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足球赛事上，大家最关心何时解封。

一个居民倡议道：“明天有一起去居委会的吗？我们要求不但能出去，还得能回来。” 


这句话像一个起子，弹开了封装质疑和怒火的罐头，道出了很多人憋在心中但不敢冒头先说的话。居民们

纷纷表示要讨个说法。微信群内接龙的人越来越多，并迅速传到了其他业主微信群。

2022年11月20日，北京，一个社区的居民排队等候核酸检测。摄：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上午11点，约百名居民聚集在门口。互不相识的人们开始攀谈。 


按照11月初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20条”），中风险地区判定被取消，高风险区也缩小了范围，即使封控，一般以

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低风险区域不得“一刀切”、层层加码。

“20条”成为人们口中的高频词汇：“居委会怎么能凭借一个仅盖有它公章的A4纸说明，就把一个低风险小

区给封了？”“这绝对违反20条。”“这是非法封控。”“我们既然一直是低风险区域，就不存在封控一说。既

然不存在封控，那我们就是自由的，进出自由。”…… 



谈论的声浪越来越大。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既然不存在封控，那进出就应该是自由的。 


不知是谁喊了句“我们是自由的，快走出来吧。”十几个人越过社区大门口的电动起落杆，出来了。后面的

人站着，有些犹豫。

雅慧说了句：“年轻人，都出来吧！你们都是自由的啊！”犹豫着的人们陆续越过了起落杆。 


那一刻，跟着雅慧出来的人们纷纷道：“是啊，这本就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随后，当地派出所所长带着几个警察过来了。居民们认为，是居委会报了警。 


派出所所长奋力劝说人们不要在此聚集，疫情风险大，一边劝说，一边把居民往回拦。所长说，这样做是

为大家着想，怕风险扩大。一位男士高声道：“如果我们是高风险，拿出上级政府研判的红头文件，我们二

话不说同意封控；但我们是低风险，请问封控我们的文件在哪？”

“居委会这种做法违反了国务院的20条，”男士继续道，“镇政府、区政府也得遵守20条吧？违反20条把小

区封了，你就说这样做合法不合法？”

所长情急之下脱口而出“20条不一定解决了疫情（问题）”，被人们逮到话柄：“您意思是国务院那20条是

错的，不好使是吗？”所长立马否认，和人们陷入争论中。

佩佩不解。她觉得派出所所长来这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封小区是居委会根据“上级命令”所为，解决问

题需要居委会、镇政府以及区政府出来面对。居民们聚集在此，亦是想和居委会以及给他们颁布命令的上

级理性对话，解决问题。

所长对居民们说：“居委会主任生病了。” 


佩佩室友说“那拿轮椅推也得把她推来。她生病了，其他人呢？总得有人接替她工作吧？”有人劝说“要理

性”，佩佩回敬道“她封你的时候、侵权的时候怎么不理性呢？”

人们判定，“生病”是推托的话术。 


所长抚着佩佩的胳膊说：“好啦，你走吧。”佩佩：“不好不好，我不走。”所长：“哎呀，你就帮帮忙吧，互

相理解一下。”佩佩：“你怎么不理解理解我呢？你理解理解我吧。”



一个警察悄悄指着一个中年男子对佩佩说：“这个人是镇里的。” 


听闻镇政府来人了，人们立刻朝他涌去。中年男子面露惊惧，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还负责这个

片区，老百姓想过来对话，退什么呢？”佩佩说。



穿了一双一万多元绿色LV运动鞋的“干部”。图：受访者提供

佩佩发现这位“干部”穿了一双1万多元的绿色LV运动鞋，喊了一句“他的鞋子是LV的”，中年男子扭头就

跑。

佩佩道：“如果收入来源是正当合法的，别人喊一句穿了LV的鞋子，他跑什么呢？这么害怕群众，说明有问

题。”她后来查到，这人是北七家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分馆垃圾处理和安保工作，手下有1900个

保安。

佩佩一行人候至中午，居委会的人仍未露面。天气太冷了，人们决定先回家吃午饭，下午再来。 


事后，佩佩对端传媒表示：“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想问居委会一个问题：有没有执行封控的上级文件，有就

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为什么要回避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

“封小区到底合法不合法，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他（派出所所长）作为一个执法者，连合法不合法这样的

问题都不敢回答，不能坚定地做法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那警察来干嘛的？”佩佩觉得愤怒，“我们要的是

跟居委会对话，你（警察）要是来维持秩序的，就别说话，在旁边维持秩序就好。”

“打个不好听的比方，这里是粪坑，你既然不铲粪，干嘛要沾上一身？”佩佩说。在小区被封控这个问题

上，她认为政府、公安都没有尽到责任。



2022年11月24日，北京，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一个住宅区内为一名妇女检测。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相互理解，谁都不容易” 


11月22日之前，社区居民们的生活像一潭湖水，毫无波澜。 


这里地处北京市昌平区，不在核心的“城六区”范围，属于郊区，大概位于北六环，距离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22公里。“城六区”的教育、医疗和居住条件是一线城市的配置，这里更像是城乡结合部，倒是依山傍水，

适合养老。

沿立汤路南向北行驶约6公里，会依次经过天通苑（全亚洲最大社区）、东三旗、平西王府路口东。这三个

巨大的外来人口聚集社群，分别拥有30万人、2.5万人、3万多人，北方人居多，管理粗疏，也被戏称为

“新东三省”。

佩佩所在的社区共有4个小区，整个社区超过5500户，户型较大。在此居住的居民多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多

口之家，按照每户3口人保守估计，社区人口超过1.5万。

雅慧是最早入住的一批居民。“刚住进来的时候，环境很好。”她回忆，各种设施比较齐全，绿化面积大，

有大小喷泉、荷塘小溪，鱼儿在水中游，保安是年轻的，物业人员是亲切和善的。

2010年，原来的物业公司走了，换成了现在的物业。 


“刚开始服务勉强可以，虽然态度没有之前的物业好，大环境还在，但好景不常。”雅慧说，随着时间的推

移，设施老化，道路破旧，有些居民乱搭建，二手房东装修垃圾越来越多，小溪干涸了，喷泉停了，一些



路灯不亮，道路昏暗漆黑，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模样。而物业只收取费用，在维修公共设施上并不积极，比

如多位居民多年反应室内暖气不热，也未获解决。

业主们曾经联合起来，要求更换物业公司。物业于是拒绝处理垃圾，导致社区里垃圾成山，业主们就妥协

了。

近些年，中国政府加强基层治理，在每个居委会下设3-10名“网格员”，将整个社区分区画片，每名网格员

负责登记、甚至入户了解所分配居民的个人信息和生活状况。

社区有两个居委会，一个办公地点在一区，另一个在三区，两个居委会主任下有20个网格员。谁也说不清

楚，网格员们建立了多少个微信群，业主们就这样被打散。

网格员们在这些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微信群宣布群规：此群是党支部、居委会为主导的各类通知群，请不要

在此群聊天。群规还禁止发送带有广告、政治评论、鼓动不满情绪、含有脏话及侮辱性语言的内容，拒绝

外人进入，并要求群内成员标明自己的单元楼和房间号。

简言之，这是一个居委会宣布镇政府通知的单向信息发布群。 


疫情三年来，网格员在群内发布阳性病例密接报备、打疫苗、全员核酸、封控通知，间或发布一些招聘启

示。



2022年11月25日，北京，一名防疫人员身穿防护服站岗，公寓大楼居民出来领取包裹。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居民们偶有交流，大都围绕噪音扰民、暖气维修、车辆剐蹭、送错快递、养狗住户不处理粪便、随地吐

痰、公共设施需要改善等问题，偶尔互相帮助，借一下急用的充电器或者电脑、申领遗失物品等。有些居

民带货发了自家的产品，会被网格员警告。

和雅慧一样，唐婷也是该社区最早一批住户。她性格内敛，专注在工作和生活上，基本不在群内发言。 


从11月16日开始，唐婷忍不住发言。 


11月8日起，因邻近地带有阳性病例，网格员通知社区居民进行全员核酸，一些居民被研判为阳性病例密

切接触者（密接），居家隔离。

8天后，11月16日一大早，唐婷所在的单元楼门被拉了警戒线，旁边还有警车，已被封锁，单元门上贴着

一张A4纸，写着“根据疾控疫情防管控安排，本单元临时封闭管控，如接到解封通知我们会第一时间解

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落款为社区居委会，并无任何公章。

这意味着唐婷不能出门上班了，小孩不能上学了。唐婷问了旁边的保安，得知是半夜被封控的。人们并不

知道还有哪些单元被封了，被封的人们更是一头雾水，他们去问保安，保安让问居委会。他们只好问网格

员：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都没有提前通知？大概要封多久？

一串质询之后，居委会主任A回复他们也在等通知。 


有人生气地说：没有正式通知，没有给被封的居民回复，那张A4纸连公章都没有，就等于胡乱封门扰民。 


A回复称：十混一阳，目前在覆核结果。 


中国大陆核酸检测采取混检，十人一组，检验结果装在一个试管里。若该试管检验为阳，需要重新覆核确

认是否有阳性、哪一个是阳性。

质询的人认为，疾控中心还没有通知就拉线封门，那张白纸不具备效力。A则称疾控不通知的话居委会不能

封门，居委会没有权力，只是执行。



双方争执起来。 


有人出来缓和气氛，称不要为难居委会，请居委会将实情告诉大家，避免引发恐慌。一些居民随声附和“相

互理解，谁都不容易”。

这天上午11点，疾控中心覆核结束，全部阴性，管控解除。唐婷在群里和众人一起向居委会表达了感谢。 


2022年11月24日，北京，工人在被封锁的社区外竖起金属栅栏，防止2019冠状病毒传播。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我们不正是另一个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吗？ 


又过了三天。11月19日晚，一个居民在群里转发了三区的一则通知，称三区22号楼2单元出现十混一阳，

此单元临时管控，只进不出。

人们觉得这次和三天前的情况相同，覆核完了就会解封。 


但也有人说 看到有施工人员在小区门口装护栏杆 一区二区和三区之间在装铁皮墙



但也有人说，看到有施工人员在小区门口装护栏杆， 区二区和三区之间在装铁皮墙。 


两个小时后，下去确认的居民回复：小区封控了，不让出去了。 


“怎么每次都是居民们自己发现，没人通知呢？”有人反问。 


人们开始恐慌，因为未来得及准备物资，纷纷问询外卖是否能送进来。社区里只有一个小超市，无法供给

1500多户的日常生活。一些居民开始在手机电商平台上下单囤购食品。

有人发布“20条”，提出小区即使有阳性，也不可能都是密接，反对封控社区。 


近11点，网格员给出进行三天“临时封控”的带公章（居委会印章、非政府公章）说明。 


连平时积极配合居委会的居民也蹦出来发问：凭什么三区出现病例、要封控整个一区？ 


此时，也有人觉得封了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好了，还有人自我安慰：三天之后检测完了没事就会解封的。 


11月20日一大早，人们开始发牢骚，有的觉得核酸亭离社区太近造成感染风险大，有的谴责不戴口罩的，

有的痛斥随地吐痰的。东一句西一句，人们相互安慰，也彼此争执。同时，一些人在社区内小超市挤成一

团抢购果蔬和米面，其中有不少老年人。惯常取快递的驿站，已经被铁皮墙隔开。而居委会只是发通知让

人们下楼去门口附近的小广场全员测核酸。

到了晚上，网格员照例通知第二天照旧全员核酸，但一个信息变更让唐婷开始焦虑：“解封时间另行通

知”。她想：“不是说好三天就解封吗？前一天做核酸，到中午了还未出结果。”不过她忍住了，只在群里问

道：“什么时候出结果？”

唐婷的小孩在另一片区上学，所以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母亲在那边住方便照顾孩子，小孩周末回来。她

开始担心身体抱恙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

11月21日，人们一天都在抱怨核酸结果出炉缓慢。这个在封闭的小区内作业的核酸团队属于吉因加实验

室，总是第二天下午还出不了头一天的结果。而一区门口的核酸亭，则是次日凌晨就能出结果。没人知道

小区内大白防护服下的采样员是什么人、有没有合法的上岗证件。

11月22日，封控第三天。按照此前通知，亦是封控最后一天。如果这天全员核酸无异样，就要解封。居民

们在等待核酸结果。

意外出现了 个邻居在群内称 吉因加客服称 运输过程中操作不当 导致检测样本污染 没出结果的



意外出现了。一个邻居在群内称，吉因加客服称，运输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检测样本污染，没出结果的

不会出了。

这意味着封锁将延期。 


人们的忍耐力正在被消磨，纷纷指责核酸团队不专业，一群业余选手拿老百姓开玩笑。好多准备23日返工

的上班族和家长都很崩溃。核酸结果没出，即使按期解封，也上不了班、入不了学，因为很多公司和学校

要求上传24小时核酸证明。

人们在斥责核酸团队中度过了一天，但依然抱着解封的希望：“没有新增的话明天应该解封吧”。 


晚上八点，解封的愿望破灭。网格员又通知，继续全员核酸，社区由于疫情延长“封闭管理”，且未说明解

封时间。

脾气温和的唐婷再也忍不住了：“小区到底有没有阳性？有几个阳性？” 


群内有人上传了昌平区最新的确诊病例区域分布图，他们的小区并未在列。有人反讽：“确诊病例没有我们

小区，封控是为了保护我们？”

网格员对人们的疑虑继续沉默，只是雷打不动地通知所有人继续去吉因加团队全员核酸。 


11月23日一大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问何时解封。人们讨论卡塔尔世界杯上不戴口罩兴奋狂欢的观众。

不乏有头像带国旗者称“国内媒体宣传的以为外国人都死差不多了呢，看了世界杯，发现原来真的有西方极

乐世界”。一般头像带国旗印记的，被认为是爱党爱国者。

唐婷没心思关注世界杯，她已经5天没有见到母亲和女儿了。如果她再不去上班，她本月的薪水将减半。唐

婷作为“夹心层”的一员，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还有车贷房贷，不敢生病、不敢请假。

唐婷在群里发问：“到底要多少天连续核酸才能解除封控？”网格员在忙着给居民做核酸、清理居家隔离者

的垃圾，面对每天上百条的意见和问题，没有回复。唐婷开始在群里频繁发声。她转发了防疫正常化的文

章，告知了家里即将断粮的现状。

居委会终于在11月24日通知，有4个单元、一个锅炉房出现十混一阳，须等疾控中心复核结果。 


唐婷开始怀疑核酸数据的准确性，甚至觉得是不是为了延长封控故意制造假阳病例。她听说大白做核酸有

补助，居委会也有提成，要是小区解封了，他们就没得赚了。



社区的微信群从没像现在这样热闹。11月24日和25日，人们聊天的焦点集中在精准防控上。被封控在家

一周了，人们的语气明显焦躁。

唐婷积极参与讨论，她认同群友们提出的阳性封控到楼、以单元为单位让采样员在楼下小范围做核酸，不

要动辄全员核酸。有人开始转发别的小区的做法。比如发抗原自测盒，减少集体感染的机会。

大家各抒己见后，达成一致：封控一周，天天核酸，还出了十混一阳，事出反常必有妖。根据“20条”，哪

里出问题封哪里，不该封整个小区，否则过几天再出个十混一阳，所有人就无休止被封下去。

11月24日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区吉祥苑小区的火灾，引爆了人们的情绪。网上流传的信息显示：该小

区处于低风险区域，却被封控，消防通道被封锁，火灾在发生两个多小时后才被扑灭，最终导致10人死

亡。

社区的居民们突然醒悟过来：我们现在这样，不正是另一个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吗？ 


人们决定26日上午十点集合，要求居委会解除封控、拆除铁皮，同时建立了只有业主的微信群。 


唐婷加入了。 


“这么多天的非法封锁，我快要抑郁了。”她对端传媒说，“这就是人祸。必须解封。如果起火了，我们跑不

出去，死了怎么办？”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一名居民走过一个封闭了的核酸检测采样点。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你用一个违法的东西禁止我出门，我没办法接受” 


26日下午，社区一区打开了用铁丝锁死多日的行人通道。居民们陆续走了出来，有的去1公里外的菜市场

买菜，有的出去散步。

隶属于物业公司的一名年纪较大的保安用桌子把行人通道堵上。愤怒的人们围过去搬走了桌子，指责他拿

着业主的钱对付业主。保安见状溜走。

一个带着前进帽的老干部模样的老人走出来，指着保安们大声喝斥：“你们太不像话了，把门封起来不让人

出去，还让老百姓活不活？你们要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不是压迫老百姓。国民党都没这样。你是执行的，

我们很同情你们。这是谁决定的，是小区决定的，还是镇上，还是昌平区，还是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说要

精准防控，哪有这样做的？你们动点脑子，可出可进，为什么这样封啊？中央20条怎么说的？不要这样

搞，简直是压迫老百姓。”

虽然铁皮墙还没拆，机动车辆不能进出，行人进出已经自由。这算是解封成功了一半。 


不断有业主在群内发送其他社区抗议解封成功的消息。孙猛看到“宇宙最大社区”——天通苑社区的居民齐

齐整整行出来的视频，觉得羡慕。

“你看，他们人这么多，甚至都不需要多说什么，居委会和保安看到这股气势，都不敢再封了。”孙猛看着

自己社区站出来的几十人，寥寥落落，有些悲凉。

孙猛是最早站出来抗议的居民之一。临近年底，他的企业正在排产，产品发货诸多事宜等着他拍板。一周

前他就跟居委会申请有急事要出去，被否决，还被门口的保安奚落。孙猛憋了一肚子火，但也无可耐何，

觉得为了防疫大局，就多等三天吧，没想到一直不明不白被封了八天。

彻底激怒他的是关于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的一段视频。视频显示，该居委会疑似尹姓女书记和工作人

员给上门抗议的居民罗织罪名，提到“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他的软肋是儿子”。

https://www.hk01.com/%E5%A4%A7%E5%9C%8B%E5%B0%8F%E4%BA%8B/840718/%E6%9C%89%E7%89%87-%E4%BB%96%E7%9A%84%E8%BB%9F%E8%82%8B%E6%98%AF%E5%85%92%E5%AD%90-%E5%8C%97%E4%BA%AC%E7%A4%BE%E5%8D%80%E4%BA%BA%E5%93%A1%E7%96%91%E5%A8%81%E8%84%85%E5%B1%85%E6%B0%91-%E8%A2%AB%E6%89%B9%E5%83%8F%E9%BB%91%E5%B9%AB


“软肋说”让孙猛的心火直往头顶窜。作为一个父亲，他无法忍受拿孩子作要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承认

孩子是他的软肋，气不过成年人被这么拿捏威胁。他开始查询居委会“是什么东西”，正好有人发了一段中

国政法大学学生跟派出所长的对话：

“《民法典》里写得很清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服务组织，是民事主体，不是行政主体，没有行政权和

执法权。居委会要出具一个限制大家人身自由的通知，它必须得到全小区同意，这才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的合法程序，否则它没有效力。它不是行政主体，我们没办法提起行政复议，但是它涉嫌伪造行政公文，

我们可以投诉；它侵犯到我们民事权益，我们保留民事诉讼的权利；如果对我们的人身财产造成极大危

害，我们可以提起刑事诉讼。它盖的公章，也必须是有行政权力的人盖章，一个居委会的章不起任何作

用，没有任何权力上的合法性。我可以配合你不出门，但是你用一个违法的东西禁止我出门，这个我没办

法接受。”

他立刻将这个视频转发到群里，引发邻舍们的共鸣。随后大家看到10点集合的倡议，就都出来了。 


几十个业主一直等到傍晚，未见居委会负责人身影。孙猛和几个居民动手拆了一段铁皮墙，打通了一区和

三区的隔断，也将被封死的消防通道辟了出来。

三区网格员微信通知，最新确定的阳性病例是居住在68号楼的核酸采样员，三区居委会7名工作人员是密

接，已居家隔离。

“原来是做核酸的阳了，却要把所有人封控在家。”聚集在居委会门口的人越来越多。 


天色暗下来，一区居委会空无人烟，三区居委会一直大门紧锁。周围的居民说，居委会B书记和一个网格员

就在里面，他们之前把灯关了，假装不在。不一会儿，黑漆漆的屋外悬挂的空调机却轰鸣了起来，孙猛说

“估计是冻得受不住了，开了空调”，这证明B就在里面。人们的耐性没了，开始高喊“出来”。

未几，上午在一区门口维持秩序的派出所长来了。孙猛说：“肯定是B报得警，怕大家冲进去揍他。” 


孙猛判断B不会和大家对话，就绕到一区居委会，看看是否能碰到负责人。他看到白天人去楼空的一区居委

会灯火通明，那位“生病的”负责人A和网格员们都在。

“这是什么上班节奏？”孙猛通知了其他人，人们迅速涌来。A口述了一段“上级”要求封控的命令，居民们要

求她拿出封控文件，并必须于当晚宣布解封。

A说要和上级打电话汇报，转身把自己锁在屋内。不一会儿，她宣称心梗发作。网格员们叫了开锁师傅，开

锁师傅撬门的刹那 A起身开了门 然后倒地抽泣 说被居民们逼迫至此 有的网格员过来扶着她 给她搧



锁师傅撬门的刹那，A起身开了门，然后倒地抽泣，说被居民们逼迫至此。有的网格员过来扶着她，给她搧

风透气，有的网格员则咆哮着让居民们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一辆120，把王某艳拉走了。

在场的人们都觉得这一幕太drama。 


“我理解他们工作辛苦，但这个场面太不合理了。”佩佩说，“都找人撬门了，干脆就躺地上等开门，干嘛在

撬门的时间点精准开门？做戏做全套。”

孙猛说，还有更drama的，白天在门口被吓跑的管理1900个保安的“干部”又来了，脚上依然穿着那双艳

绿色的LV球鞋。

人们见A被救护车拉走，便追着“干部”询问其身份以及是如何在封控期间来去自如的。“干部”扭身快走，边

走边说“我有必要告知你我的身份吗？我现在没有义务以公职的身份处理你们的问题。你又不是记者，你有

必要采访我吗？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也没必要告诉你我来这的目的。”

佩佩说，龟缩在屋里死都不出来的B书记，倒地哭泣被120拉走的A主任，还有比区长派头都大的管垃圾的

保安头子，这真是“社区三杰”。

11月26日晚，人们可自由进出社区。11月27日晚6点，社区居委会发布公告称，小区解封。 


佩佩和孙猛都觉得，一直坚持到底的那十几个人，值得坐在一起喝一杯。 




社区解封后，因不允许再用铁皮封控居民楼，一些保安被征用，作为人墙看守密接的两个单元楼，没人管他们晚上住哪里，他们就在
冰冷的楼外打地铺。图：受访者提供

尾声 


社区解封后，因不允许再用铁皮封控居民楼，一些保安被征用，作为人墙看守密接的两个单元楼。晚上，

他们就在冰冷的楼外打地铺，入冬后，北京夜里的温度只有零下7度。

于心不忍的居民们给这些看守他们的“大白”送来牛奶、水果、饭菜，还有保温的垫子和睡袋，怕他们冻

坏。

憋坏了的人们在自建的微信群，疯狂吐槽了三天，嘲笑讥讽B书记，讨论防疫放开，反思乌鲁木齐那场大

火，揭发核酸公司乱象，赞叹高校学生的勇敢。

这次反封控抗议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唤醒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北京市民们特别认真地研讨了居委会和物

业公司的性质，以及这两个民事法人和居民们的关系。居委会需要通过居民代表选举产生，而这是人们一

直忽略的重要权利。

孙猛说，有趣的是，B书记也在这个群里，他悄悄地拉进了几个居委会的网格员，还有警察，用小号潜水。

人们知道他们在潜水，还专门@B书记，调笑他不作为是缩头乌龟。

热烈表达过后，群音逐渐平静。雅慧、佩佩、唐婷、孙猛，也继续各自的生活。 


雅慧一直关注公共事务，也积极发声倡议，但总觉得孤独，似乎没人关心这些。她周围的朋友们觉得大家

都这样过，她衣食无忧，有什么不开心呢。

她感慨，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大家都不敢讲。就是最上面那个大家长嘛。”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雅慧南下打工，像经典电视剧《外来妹》那样，她跟着香港老板开了眼界、长了见

识，做到公司管理层，阅了不少事，读了不少史。她觉得那个年代，人际关系简单，也有拼搏向上跃升的

机会，只要肯搏，就有成功的机会。



“现在，从国家到个人，都是诈骗没有诚信。”雅慧已经打算移民去欧洲，“去适合自己的地方，去当公民，

有自由表达权利，有通过自己劳动创造财富赢得尊重的选择。”

佩佩则先应付期末考试，对未来还没打算。提及为什么坚定站出来抗议，她说：“难道你不气吗？无缘无故

被封了8天，你不气吗？我很奇怪，就我一个人生气吗？一个基层组织，凭什么长期大规模侵犯人权？没有

道理。”

佩佩说，居委会这些基层组织就是用来背锅的。只要“动态清零”不撤销，各地官员的清零考核不变，基层

依然会加码。官员们为了不触犯“20条”优化防疫政策，只能用口头授意的方式命令基层执行。

孙猛认同佩佩的看法，他说“这不就是中共一贯的既要、又要、还要”。他说，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打算

“润”出去，地点还在考虑。

唐婷觉得中央的本意是好的，是地方和核酸公司的私欲使得防疫变了味。不过她决定，以后出差返家不再

跟任何人报备，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乖乖向居委会报备。

社区反封控事件的“主角”之一——居委会也没闲着，正在按照单元顺序，每栋楼建立一个微信群。这意味

着他们要新建93个微信群。物业公司将用铁皮封锁小区的行为拍了照片，作为工作成绩宣传。

几位居民认为，这是想要加强监视。但即使一栋楼建一个群也没用的，居民们已经觉醒了。 


社区内，一只乱丢弃的“大白”防护服躺在地上，很扎眼。 




社区内一只乱丢弃的“大白”防护服躺在地上。图：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雅慧、佩佩、唐婷、孙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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